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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柯小刚认为，人之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正被逐渐瓦解。这种瓦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书法教育的方式

与内容。柯小刚在书法教学过程中，提倡回归日常的“游艺”书法写作，以“乾坤并建”式的自由对话

方式唤醒身体觉知，从而关联天地本源，扩大精神意识空间，实现“成己”、“成物”的生命教育。“游

艺”是中国古典文教当中重要的审美思想，日常的书法“游艺”对我们领会华夏先祖的生命情感、古典

文教具有重要意义。柯小刚所倡导“游艺”书法，与古人追求安定、圆融的审美理念相合，而与那些刻

意“不走寻常路”的审美理念相左。柯小刚的书法教育思想暗涵了他对世界存在本有秩序的肯认，以及

恢复人的自然日常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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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 Xiaogang believes that people’s daily life is gradually disintegrating, which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way and content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alligraphy teach-
ing, Ke Xiaogang advocates returning to the daily grabbing art, awakening the body’s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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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ans of the Qiankun and Bingjian with free dialogue, thus relating to the origin of heaven and 
earth, expanding the space of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realizing the life education of becoming 
oneself and make all things to be themselves. Grabbing art is an important aesthetic thought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the daily calligraph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ost basic daily emotion and classical culture. Daily grabbing art advocated by Ke 
Xiaoga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ncient people’s aesthetic concept of pursuing stability and har-
mony, and is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aesthetic concepts of taking an unusual road deliberately. Ke 
Xiaogang’s thoughts on calligraphy education implicitly contain his recognition of the original or-
der of the world and his desire to restore man’s natural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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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道里书院、古典书院创

始人。柯小刚常将书法书写与《诗经》、《易经》等经典文本的阐释相结合以展开教学活动，从而为学

习者打开通向古典文化世界的大门。柯小刚独特的教学方式，受到许多古典文化学习者的关注和喜爱，

这些学习者称柯小刚为“当今最会书法的哲学家，最会哲学的书法家”。 
“游艺”之说出自《论语·述而》篇，记为“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

于艺”简称“游艺”。何为“游艺”？宋代朱熹注：“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

用不可阙也。朝昔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无所放焉([1], p. 513)。”清代李颙《四书反

身录》记：“古之所谓艺，如礼乐射御书数，皆日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为志，必体立而后行([1], p. 
514)。”可见，古人眼中的“艺”是立本而发用之所在。如今，柯小刚对“艺”的理解是广义的，他认

为所有的“科学”和“艺术”可以被看作是“艺”的一部分。何为“游”？《尔雅》释言：“泳，游也。”

“游”是涵泳的意思。“游艺”即是在艺术、科学当中涵泳，立其本体而发用。 

2. 作为日常“游艺”书法的缺失 

日常的书法是什么呢？柯小刚认为，好的书法作品并不来自人的刻意创作，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

自然情感、本性的表达。因此，只有过着真实日常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书法——那种与生命呼吸紧

紧相连着的书法。这种书法写作发生在生活日常中那些有意与无意、自觉与不自觉的时机当中。换言之，

日常的书法写作是发生在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场域中的生命运动历程。而那些被商业异化了的，

充斥着无端欲求的书法写作，已经脱离了日常的生活，已不是真正的书法写作。 
基于对真正的日常书写的认识，柯小刚对当代书法书写现状感到担忧。他认为：如今的读书人在学

术和“为他”的艺术之间奔波不已，而将本应作为日常修养的书法写作遗弃了。作为日常修养的书法写

作为何会被遗弃呢？他说：“随着现代科学分科体系和职业分工体系的建立，书法成为了一种专门职业。

从此，书法不但脱离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在书法艺术家的生活中，书法的专业创作也往往与书法家

的日常生活相脱离[2]。”可见，在柯小刚看来，分科体系和职业分工使得书法成为被收藏的东西、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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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对象之后，书法就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那种发生在日常生命当中的真正的书法

被遗弃了。 
真正的书法写作基于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而实际上，现代人对日常生活逐渐无感。之所以无感，是

因为人跟随天地节律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改变使得人的物质、能量、精神各层面

的健康难以得到保障，导致人的感受力下降，人趋于麻木状态。因此，回归日常的书法书写的前提在于

恢复人法象天地的意识，或者说是让人恢复健康的生命状态。在传统语境当中，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取象

于自然，因而生活的具体形态和方式并非无本之源。古人有言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易经·系辞》)。”可见，中国古人把人看作是天地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并认为与人有关的一

切变易运动的最终依据都来源于自然。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人的日常生活：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发生在自然中，即

人的日常本是在“道”中发生的。《中庸》有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

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大意也是如此！人的日常生活本应该生活在“道”中，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人本应该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如根据星体运动带来的昼夜寒暑、大气周流规律来饮食起居。但

是，现代人逐渐将天地宇宙当作外在于人的对象，而非自己所“安居”的家，在人的意识当中，人的生

命活动与宇宙自然的变易运动仿佛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截然相分的。现代人的这种认识转变使得其生活

方式逐渐与自然节律脱节。 
柯小刚批判那些脱离了日常生活的书法写作，说它们充满了燥火气，缺乏内在的、自然的、有涵养

的东西流出，已失去了应有的生机。柯小刚认为，这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书法写作非但不是古人所言的那

种日常体道之法，反而是走向其反面——成为埋没人的本心之小器。柯小刚此言，与明代的庄渠先生在

《答唐应德书》中表达出的忧虑相似：“闻开门授徒，无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谁始为举业作佣，不知

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说([1], p. 515)。” 
总之，柯小刚认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导致了道、艺相分，并且日常生活与自然节律脱节使

得人的身心健康状态受损而不能顺畅地感受生命运动，这导致书法逐渐沦落为一种缺乏文化底蕴的、高

悬在上的技艺，无法有效关联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了应对这种道术相分、书法沦落为扰乱人心之“葛

藤蔓说”的局面，柯小刚提倡我们加强对自身生命状态的体会和观照，形成属于自己的时间意识，因为

“日常生活”时间并非是自明的，时间意识只在人的生命觉知之中向人显示。如果没有那些生命觉知，

那么本该有的生活对象都是虚无，甚至连生活主体都是被消解掉了的。柯小刚认为，在书法已丧失实用

性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进行“无用”的书法书写，以帮助恢复生命觉知。 

3. 作为“成人之学”的“游艺” 

柯小刚对当代的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正在被某种“机器”奴役，教育也在不知不

觉中成为了奴役者所使用的工具，而这个奴役者是资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很容易导致人成

为麻木的“人机”、禽兽，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成人之学”。何为“成人之学”？《论语·宪问》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古人区分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为人之学”是“知

识之学”，“为己之学”则是“知性之学”。“成人之学”强调“为己之学”、“知性之学”这一面。

“成人之学”的本质内容是通过教育让人成为真实自然、文质相适的人，启发和引导人关联宇宙本源，

从而生活在自然之“道”中。 
柯小刚将他对“道”的解释与书法原理相贯通，并认为真正的书法“游艺”以“为己之学”——道

学展开为前提。柯小刚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古人圣贤对有着整全修养的日常生活

比较全面的概括[3]。”在柯小刚看来，“道”是指人的超脱当下的追求，是形而上的，但是这种追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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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显得缥缈无依。“德”是人得之天然的东西，是比较务实的那一面。“仁”是指“仁人师友”，指人

要有一个团体，相互切磋，相互依托。“游于艺”是对“依于仁”的再超越。在他看来，道、艺不二，

“道不远人”。道学即是生命之学，因此“道”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东西，书法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生

活的艺术。换言之，道在日常中，不在造作之中显现，此即儒家所言君子不“素隐行怪”之意。 
在柯小刚看来，一个身心健康、能量充沛而不紊乱的自然的人，才能写出自然的、有生机活力的书

法作品。因此，进行良好的书法写字的基础在于个人对日常生活状态有充足的感知和调适。有了这个基

础，好的书法作品就能顺势而出，因为所写的字即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模仿。每个字中包含着书写者的

生活和文化生命，从字之中可以见得书写者对天地、时空、情感的理解。 
反言之，书法作为“艺”，其笔法原理取象于天地之理，我们可以通过书法笔法实践反观道学。在

中国古代，人们眼中的“艺”、“术”、“道”是密不可分的。柯小刚认为，人可以在书写过程中(笔法

的跌宕起伏，墨水的浓淡枯湿，笔画交错相激，鼓动以情，节之以理)感悟天地自然的生机奥妙。而“成

人”之道莫不在其中。天地化生万物，万象纷呈，生生不已，生机盎然，这是书法的取象之源。古者写

书法，基于观物生意与取象之道，非是刻意去寻得一种艺术享受。在取象自然的书法创作或欣赏过程中，

人得以打开生命觉知，进而在世界中觉察、认识自身，把身心之中的污浊的、戾恨的气去掉，实现“与

天为徒”、“与古为徒”，与万物共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成人”的过程。 

4. “游艺”与古典文教复兴 

柯小刚的书法教育着眼于古典文教的复兴。柯小刚非常认同刘小枫关于古今之争的理解：“古今之

争，并非是时代之争、中西之争，而是心性之别。”诚然，心性之争贯通古今中西，一个时代如何，往

往取决于这个时代当中的人的心性的整体状态。因此，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明碰撞，柯小刚并不设

置不同文化之间的围栏，而是倡导文明对话。而中华传统的古典文教是扶正心性、教养君子的对症良药。

故而，柯小刚认为我们当下的急切任务是复兴古典文教，把人的心性向着健康、澄明的一面引领。 
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复兴古典文教呢？柯小刚认为，中国古典文教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其内容主

要包括经典研读、德性养成、和艺术熏陶(其中包括科学熏陶)。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扩

展，古典式的教育已让步给了普及性的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这类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高效地培养出职

业劳动者，而非具有良好心性的君子。柯小刚认为，我们当下的教育应兼顾文明重建和工商业社会职业

需求这两个方面[4]。 
但柯小刚对当下的“国学热”、“读经运动”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当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

古典复兴态势是令人担忧的。在柯小刚看来，不管在书院还是民间，几乎不能见到传统文化的提供者，

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被教育者、学习者。如今“遍地开花”的读书会被柯小刚看作真正的书院存在载体，

而那些看起来辉煌、林立的仿古书院被他看作旅游景点、土豪会所或江湖大师的高级地摊。 
柯小刚本人是如何复兴古典的呢？柯小刚广泛学习古代科技与艺术与文化(如中医、书法、音乐等)，

阅读和阐释各种经典文本，与学友切磋不已；另外，柯小刚创办书院，通过现场教学、网络教学的方式，

将书法教学与经典文本阐释相结合展开教学活动。书法教学与经典文本阐释如何能结合呢？柯小刚认为，

书法与经典具有同根源性，这种根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都和文字有关，二是它们都重视身心

体验。首先，书法与经典文本之间，有其共在的东西——文字，书写的直接对象是文字，经典的呈现载

体也是文字；其次，我们读经典与写书法的过程中，都存在对话关系，这些行为都不是刻板的、机械的。

因此，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柯小刚一边书写，一边带学生阅读经典，使得书法笔法原理与经典义理

相互发明。比如，柯小刚在讲解《诗经·采》篇时，有学生问到定、静、涵的关系，柯小刚根据书法写

作经验中“越能静就越能动”的道理来进行解释，他说：“在书法的工夫实践中，动和静不是一种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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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对立。在每一个瞬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和静都化开了。有时我们甚至感觉到，在静的时候，

张力更大，而在快速书写的时候，反而是一种释放，反而更轻松。如果不懂‘动亦定，静亦定’，把动

静机械地对立起来，就会观察到相反的情形，即停下来的时候松一口气，快速书写时又觉得很紧张。工

夫就浅了，境界还不高[5]。”他这样一说，学生觉得非常生动，很快就能理解到了“静”其实就是“涵”

的道理。再比如，柯小刚以笔锋的觉知经验来讲解王船山“乾坤并建”的易学思想时，他叫学生尝试左

手持纸书写。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左手持纸书写呢？当我们左手持纸时，纸不是一个被动的绝对承受者，

而是作为“乾坤并建”当中的“坤”参与在书写过程中。 
现代人对“乾坤并建”的对话关系的切身性体验是较为缺乏的，这种现象令柯小刚感到非常担忧。

柯小刚说：“许多具身性文化，如切身感受农耕、祭祀等活动对理解中国文化来说非常重要，但现代人

已经很难拥有这样的实践经验了。相比之下，书法虽然也已经丧失了它曾经具有的日常书写功能，但作

为一种容易获得的具身性经验，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是可以体验到的[5]。”基于这些文化、教育现象的观

察与反思，借助书法引导人们关注自身日常存在状态、调适人的身心成为柯小刚为复兴古典文化作出的

重要努力方向。 

5. 结语 

传统文化复兴是当下非常时髦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参与到其中的人群的学力、偏好、目的差异较大，

其实际开展情况较为复杂，导致这个运动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人怀疑，这样的运动已经无益于真

正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之所以难以健康发展下去，其关键性问题在于：像柯小刚这

样的真正的学习者太少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当参与者们在日常生活调试出健康的身心状态，成

为一个日新不已的学习者，其所推动的文化复兴事业才是真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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